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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回数30年，那是上个世纪的1992

年，那一年我拍摄了一部电影《蒋筑英》。那

部电影成了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30年的光

阴如流水一样逝去了，可那些悠悠往事成了

我心底永远的烙印。

一、前期的故事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是我创作力最旺

盛的时期，差不多每年导演一部电影，也有

时一年两部。1990 年我拍摄的喜剧电影

《离婚合同》，请来了相声演员冯巩领衔主

演，结果票房大卖，观众爆棚，40多万的成

本，卖了200多拷贝。之后，我与编剧肖茅

和李少红合作，又拍了一部《离婚喜剧》，主

演是吕凉、陶慧敏、王惠。1992年夏初，我

在混录棚做《离婚喜剧》的后期，阎敏军厂

长来棚里找我，递给我一个剧本。我一看

剧本叫《蒋筑英》，编剧是长影总编室的王

兴东。阎敏军厂长说：“你下半年重点就拍

这个。”我很郑重地点了点头。

1982年我在电影《人到中年》做副导演，

拍摄过半时知道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杰出的

科学家蒋筑英，在前往成都出差时过度劳累

引发重病，不幸辞世，年仅44岁。长春光机

所最初要开个几十人的追悼会，消息传出先

是来几百人，最后来了几千人，院子里站满

了为蒋筑英送行的人。蒋筑英的老父亲70

多岁了，白发苍苍，哭昏在现场。《人到中

年》的导演孙羽当年也正处在中年阶段，感

同身受。他平时在拍摄现场不苟言笑，当他

听到蒋筑英逝世的噩耗之后，表情凝重更没

有话了，他眼含热泪的表情感染了片场的每

一个人，激发了同志们更大的创作热情。后

来，《人到中年》那部影片在电影的年度评奖

中分别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后来

改名华表奖）。

看了王兴东创作的剧本《蒋筑英》，我马

上找到阎厂长，表示我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阎厂长提出要求：“这个戏要以情感人，让观

众至少流三次泪！”我拍着胸脯说：“厂长请

放心，我有把握！”阎厂长平素是个喜怒不形

于色的人，那时还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编剧王兴东信奉一句话：“剧本是用脚写

出来的。”他写每个剧本都深入采访，尽量掌

握更多的生活素材，拥有第一手资料。我很

赞同兴东的这个观点，接下任务后，我带着

主创团队一头扎进长春光机所，寻找蒋筑英

当年的足迹。我们遍访了他生前的工作地、

合作伙伴、领导和同事，也拜访了他的夫人

路长琴，在成都、北京、上海，我们在老蒋的

同学同事亲属的记忆中深入挖掘过往的珍

宝（长春光机所的人都习惯称他“老蒋”）。

在杭州我们还见到了老蒋的老父亲，见面是

在医院的病房里，老人家重病在身，听说我

们要拍摄蒋筑英的电影，给我们讲述了许多

蒋筑英青少年时期的故事。我回到长春后，

还收到老人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又讲述了

一些蒋筑英科学攻关的细节，并希望影片早

日问世。遗憾的是电影杀青之际，传来了老

人家离世的消息。

我们很快确定了聘请北京人艺的演员巍

子饰演蒋筑英，上海人艺的奚美娟饰演路长

琴。我之前看过巍子演的电影《黄河谣》，觉

得他的形象气质年龄都很合适。那时他的

名字叫王巍，是从我们这个电影开始改名叫

巍子的。奚美娟那时演过一部电影《假女真

情》，她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许多精彩的人

物形象，获得过许多话剧大奖，恰好我之前

的两部电影《城市假面舞会》《红房间黑房间

白房间》都是在上海拍摄，看过许多她的话

剧演出，印象很深。

两位主演来到长春，主动提出去光机所

深入生活。路长琴一开始不愿意再谈往事，

她和蒋筑英夫妻恩爱，老蒋的突然离世带给

她巨大的伤痛，她不想再一次触碰心底的

痛。奚美娟就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她深入交

流，走进了她的生活，与她的两个正在读书

的孩子也成了朋友。在整个采访和体验生

活过程中，我们发现拍好这部电影还是有一

定难度的。作为科学家，蒋筑英的不平凡之

处主要是表现在对科学高峰的不断攀登、对

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追求、对工作的极端负

责任、对同志的极端热忱、对家庭和亲人的

挚爱和深情。这些品质形成了蒋筑英独特

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正是和平年代我

们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我们民族生生不

息的不竭动力，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

的高尚品质。他们忍辱负重、默默耕耘、无

私奉献、爱党爱国，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家里

家外都背负重担，他们不计较名利和个人得

失，像烛光一样燃烧着自己点亮别人。

寻找和表现蒋筑英独特的人格魅力，将

是我们在整个电影创作中全力以赴全神贯

注的重点。我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深刻地

感悟到，拍摄一部好的电影，最主要的是对

人物心灵世界的探寻，让剧中人物的内在激

情与观众的心灵产生共鸣，在这种同频共振

中奔赴美的最高境界。兴东在剧本创作中

设置了一条非常好的情感线，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创作基础。我们决定要在影片中紧

紧抓住蒋筑英的同志情、夫妻情、父子情、师

生情、儿女情，走进蒋筑英的内心世界。在

与演员和其他主创人员沟通时，我们也达成

了共识。

二、中期的故事

电影的开机仪式是在长影的摄影棚进

行的，时任长影党委书记赵实同志致辞，她

勉励我们要用蒋筑英的精神拍好《蒋筑

英》。我们的拍摄确实很顺利，因为主要外

景都在长春，内景基本是在摄影棚搭的。长

春的老电车、吉林大学内外、长春光机学院

的操场、东朝阳路，这些长春标志性景观都

进入了我们的镜头。这，也圆了我的一个多

年心愿——好好以长春为背景拍一部电影。

内景蒋筑英家的家具陈设都是直接从老

蒋家拉来的，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套简易旧沙

发，还是当年老蒋自己亲手做的，特别有时

代气息。道具师傅要为老蒋找一块老式的

上海牌手表，我想起正好我有一块，是我插

队从农村回来时父亲给我买的。后来中国

电影博物馆成立，我觉得有纪念意义，就捐

献了，博物馆还给我发了一个收藏证书。

记得有一场夜景是拍蒋筑英家：老蒋把

许多参考书和资料摊在床上写论文，夏天

热，还没有电风扇，他光着脊梁在写作。镜

头是从他满是汗珠的脊背上的特写镜头拉

摇出来，妻子路长琴在一旁默默地做针线，

这一镜头受到许多观众的赞赏。实际上这

是我受一幅全国美展的油画启发，那幅画的

名字叫《学海》，画面中的人物虽然只是一个

无声的背影，感染力却十分强烈。

影片中老蒋追悼会之前，路长琴给儿子

讲述父亲已经去世了，这是全片的重场戏。

进棚后奚美娟提出，能不能晩上拍，拍个通

宵，整场戏拍完再出棚？我立刻明白了她的

用意，这一场哭戏，必须保持情绪的完整，如

果中断了隔天再拍，就会影响效果。这场戏

中还有老蒋一双儿女的感情戏，儿童演员的

戏更不应中断下来。剧组就备好了夜餐，让

与剧组无关人员都不得进入现场，各部门都

以最饱满的姿态投入拍摄。结果那场戏的

完成度特别高，不但演员们进入了最佳状

态，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跟着流了不少眼

泪。第二天早晨出棚的时候，奚美娟的眼睛

都哭肿了。

有一个镜头是理发的白单子特写，高速

慢镜头拍摄白单子被撕开后，奚美娟的两行

热泪夺眶而出，这个镜头拍完，我与摄影师

张松平流着泪冲上去，与奚美娟紧紧握手致

谢！后来，过了很多年还有许多观众和网友

对这个镜头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奚美娟和巍子这两

个人艺的台柱子暗暗地较上了劲，就是现在

我们说的“飙戏”。所有巍子镜头的样片出

来了，奚美娟都跑到放映室来看。所有奚美

娟镜头的样片出来了，巍子也绝不放过。看

完之后他们又认真讨论，商量如何再提高。

我有时把其他演员找上，大家一块讨论，毕

彦君、田岷、邵兵，还有两位年长的老演员都

经常参加讨论，大家的创作状态一直都特别

饱满，这是我多年特别期待的状态。

邵兵那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大二，这部

电影是他的银幕首秀。长春的戏拍完，我们

转移去北京和成都拍摄。在开往成都的火

车上，巍子、奚美娟、毕彦君来到我的车厢告

诉我，他们在北京出发之前去天坛祈祷，每

个人默默许下一个心愿，三个人出天坛上了

火车后相互通报他们的心愿，结果三个人默

念的都是：希望这部电影一定大火！听了他

们的讲述，我特别感动，三个人说到我心里

去了。他们三人都属羊，在剧组称他们三人

是“三羊开泰”。我想，有这样的合作者，拍

什么作品都能成功！现在，众所周知，这三

个人都是中国影视界的一线演员。

我敢于在阎敏军厂长面前拍胸脯，还有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创团队都是精兵强

将，多年在一起合作，相互之间高度信任。

摄影师张松平是长影的总摄影师，早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作曲家吴大明是

中国电影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曾任电影《人

到中年》的作曲。美术师齐明和录音师姜岩

都是长影的创作骨干。有这样的团队我当

然信心满满。拍摄内景期间正赶上首届长

春电影节开幕式，许多参加长春电影节的国

内外明星都来探班，好不热闹。

成都是老蒋生命的最后一站，他那时是

去成都国营机械厂出差。在老蒋工作过的

地方，我们的拍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天也

格外晴朗，我还客串了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

色。那天恰好是我38岁的生日，收工后我请

导演组的几个人出去吃饭，告诉他们，大家

最近太累了，打打牙祭。导演请客，天府美

食，大家非常高兴。

三、后期的故事

长影的第12放映室对于长影所有的创

作人员就是个大考场，12放是个标准放映

室，无论是画面还是声音都纤毫毕露。那里

是厂领导审查样片的地方，对于一些导演来

说可谓成也12放，败也12放。

《蒋筑英》后期制作结束，已临近年尾。

厂领导审查双片，放映结束，放映室响起热

烈的掌声。那天老蒋妻子路长琴也去了，看

完片子，她已经哭得泣不成声。诸位厂领导

高度评价该片，特别是时任长影党委书记李

国民最为兴奋，他认为这部影片角逐当年广

电部的政府奖（后来改为华表奖）太有竞争

力了！我问阎敏军厂长，达到你预想的效果

没有？他说：“大大超过了，我流了不止三次

泪！”他这样一说，大家放心了。阎厂长是电

影行家，他的眼光错不了。

初冬的北京，我们带着混合双片到国家

电影局送审。那时，国家电影局在东四礼士

胡同，那个大院落古香古色中透着威严和庄

重。《蒋筑英》是我自处女作《飘逝的花头

巾》后的第七部电影，对这个院落是熟悉

的。我们飞到北京后就把送审的双片送到

了国家电影局的制片处，制片处告诉我们

明天下午来听局里的审查意见。这个大宅

院是我们全国各地导演们的竞技场，许多

电影才子从这里一举成名。等待审查结果

的时间，是我们所有导演最为忐忑不安、焦

虑难耐的。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我就和制

片主任来到了国家电影局。我们刚进大门

口就看到了告示栏里的一则通知：明天下

午两点，电影局全体党员到标准放映室，观

摩长影新片《蒋筑英》。这则通知让我心里

一块石头落了地——审查意见还没听到，

这部电影就成了电影局全体党员的观摩片

了，我明白了“观摩”二字的分量。

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在他的办公

室里接见了我，他热情地祝贺影片拍摄成

功！滕局长是导演出身，他和我们这些导演

经常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对艺术家有很深

的理解和尊重。滕局长说：“《蒋筑英》这部

电影的出现，是长影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

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她给1992年的电影创作

划出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是继《焦裕禄》

之后又一部具有典型意义和个性魅力的好

影片，为我们反映现实题材的影片创作提出

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滕局长的这些话

都出现在他为《中国电影周报》所撰写的文

章《一部难得的好影片》里，在文章中滕局长

还说：“《蒋筑英》这部影片确实有一种引人

深思的震撼力和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悲壮而不哀伤，真实感人而不做作。宋江波

曾经拍摄过有一定探索意义、艺术性比较强

的影片，在《蒋筑英》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

他已经逐渐地走向了成熟。这部影片注重

了写人，注重了人物深层情感的开掘，让我

们看到了以蒋筑英为代表的一代中年知识

分子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紧接着电影局

又向长影发出了贺电，贺电中说：“《蒋筑英》

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结合得比较

好的优秀影片。我们相信，这部影片不仅会

受到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欢迎，也会得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们的时代需要英

雄，我们的银幕呼唤英雄！”

我们的片子先后到中组部、中宣部、全国

妇联、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人民

日报等地放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

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先生看过影片后特别

感动，给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写了一封亲笔

信，希望电影到北大放映一场，因为蒋筑英

就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后来考上了王大珩

老师的研究生，来到长春光机所。那时王大

珩是长春光机所所长，后来又兼任长春光机

学院（现改为长春理工大学）院长，王大珩与

蒋筑英师生情深，也对他寄予厚望。王大珩

先生希望北大的新一代都能学习到蒋筑英

的精神。王大珩先生说：“我更愿意把我的

这位学生比作我们科技界的雷锋。从影片

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全

部的可贵品质，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我

国的光学事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从不计

个人利益，这种精神，这种品质，不仅是科技

界的需要，也是我们民族的需要，我们应该

大力倡导这种奉献精神，使它在我们的时代

生活中发扬光大。”影片在北大放映后反响

强烈，我们剧组成员还与热情的同学们真诚

地交流了创作感受。

各大媒体也重磅关注，使影片的热度

持续升温，为影片的发行和放映推波助

澜。影片全国上映之后，观众如潮，票房收

入屡屡攀升。紧接着又在全国性的电影评

奖中接连夺魁，获广电部所设的政府奖（后

改为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特别要说明

的是，政府奖在之前和之后的华表奖上都

没有设过最佳故事片，《蒋筑英》可以说空

前绝后。

王兴东和奚美娟还分别获得最佳编剧和

最佳女主角奖，影片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评选中获优秀影片奖，后来大学生电影

节和工人电影节上又传获大奖佳音。我被

吉林省委、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高级专

家，被评为国务院政府津贴的获得者，又晋

升为国家一级电影导演。《蒋筑英》电影之

后，我又有四部作品获华表奖，两部电影获

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也在一些国际电

影节上获奖。有人戏称我为“获奖专业户”，

问我获奖有什么秘诀，我说，我拍任何一部

影片时候都不想如何获奖的事，只想要认真

做好眼下的事情，拍好每一部片子，对得起

自己的艺术良心。

电影《蒋筑英》距今30年，也是我们的老

蒋离世40年。这是我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已

经深深地刻入了我生命的年轮。我不由得

想起辛弃疾的词句：“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

发苍颜。”这是我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映照，不

过我丝毫未悔，余生还要与电影为伴。

30年岁月悠悠，蒋筑英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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